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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郊变成烽火连天的战场

1939年5月5日，正值江南麦苗青、菜花黄的美好时节，时

年25岁的叶飞，率新四军六团700余名官兵，打出“江南抗日义

勇军”二路的旗号，冲破国民党限制，从苏南茅山根据地潥阳县

水西村出发，踏上了东进作战的征程。5月6日，叶飞率部到

达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戴溪桥，与梅光迪所率“江抗”三路

汇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按陈毅安排，由梅

光迪任总指挥，但梅光迪不随军行动，部队由叶飞指挥。

东路地区的敌情果然严重。

5月30日晨，在江阴、无锡交界处的小镇黄土塘，“江抗”

独立支队炊事员上街采办，发现镇上有日军200多人。“江抗”

副总指挥吴焜和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率领的“江抗”二路二支

队（六团二营）进驻黄土塘镇小成巷东南几个村落，侦察员上

街被困其中，一时难以脱身。接到赶回驻地的独立支队炊事

员报告后，吴焜对敌情作了分析，针对可能发生的遭遇战作了

紧急部署：独立支队机枪连坚守小河土坝；一支队一连进入土

坝西侧河岸阵地，二连担负预备队；一支队三连及直属机枪连

在小成巷村东北角隐蔽待机；二支队在小成巷村西北角布

防。考虑到刚改编不久的独立支队缺乏战斗经验，吴焜令其

随司令部行动，战斗打响后，后撤向南转移。吴焜刚作完战斗

部署，日军先头部队已向小成巷村方向开进，哨兵鸣枪报警

后，日军慌忙窜入东侧坟地，架起机枪和迫击炮向“江抗”阵地

射击，并组织兵力发起冲锋。土坝西侧河岸阵地的一连开火

反击，双方隔河形成对峙。这时，90多名日军赶来增援，一连

连长谭冬生身负重伤。紧急关头，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冲上

坝头，夺过机枪猛烈扫射，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廖政国1930年秋入党，同年9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历任连

长、副营长、甘孜兵站站长，多次负伤。这个出生于大别山北

麓的河南省罗山县、喝着淮河水长大的豫南汉子，在社会底层

的炼狱里，锻铸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冲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

韧劲。1937年5月，廖政国在武威县组织暴动，攻取永昌县

城。西路军失利后，廖政国沿途乞讨回到延安，入抗大学习后

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任六团二营副营长，做政治教导员工作。

激战中，一支队支队长王萱春命令二连火速占领土坝东

侧河堤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进入阵地，9

挺机枪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突然，日军迫击炮弹

击中了二连火力最猛的苏制转盘机枪手，日军士兵趁机蜂拥

而上。千钧一发之际，二连指导员赖生弟一口气扔出几颗手

榴弹压制住敌人，苏制转盘枪重新开火。在一连火力支援下，

敌人进攻被打退，赖生弟却被敌炮火击中英勇牺牲。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0余名日寇横尸桥头，其中

有一名日军大佐。这时，“忠义救国军”一个支队奉国民党第

三战区命令，公然配合日寇前来消灭“越防区作战”的新四军。

“忠义救国军”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

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和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

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

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的指令撤到

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

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

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此刻，在外敌内奸两面夹击下，“江抗”副总指挥吴焜杀红

了眼，大声呼喊：“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他和廖政

国端着机枪带领官兵冲锋，日寇和“忠义救国军”在“江抗”部

队猛烈冲击下狼狈溃逃。

黄土塘遭遇战是“江抗”东进打的第一场胜仗。首战告

捷，不仅使日军受到强烈震慑，而且极大地焕发了东路人民的

抗战热情。困顿中的人们纷纷睁大了惊愕的眼睛：原来日本

人也是可以战胜的！胜利的消息像一股清风，使“失败”“亡

国”等笼罩江南上空的愁云惨雾为之一扫。

6月1日夜，在“江抗”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吴县渭塘地区

的贤圣、倪汇、永昌等乡镇上千名“农抗会”“青抗会”会员，手

持锄头、铁搭、洋镐，带上煤油、棉胎，分别到达苏常公路指定

路段，联合开展破路行动，烧毁7座公路桥梁，破坏路面10余

公里，使公路交通瘫痪了3个月，有力配合了“江抗”东进。

6月24日，叶飞和刘飞等领导经过深入研究敌情后，决定

奇袭日寇据守的沪宁（上海至南京）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关隘浒

墅关车站。作战部署确定兵分四路：第一路由侦察参谋周后

荣带侦察排抢占东桥镇，不露声息地把伪军一个中队解决掉；

第二路以一支队二连随一路之后直扑浒墅关；第三路向望亭

方向警戒；第四路攻击黄棣镇伪水警大队，力求歼其一部。东

桥镇得手后，午夜1时许，“江抗”二路一支队（二团一营）担任

主攻的二连连长吴立夏和指导员吴立批叔侄俩，趁守敌酣睡

之际，分别带领一个排突袭车站东西两侧的日军营房，向屋内

酣睡的敌人投掷手榴弹，引爆了汽油桶和弹药箱，兵营顿成火

海。企图外窜的敌人被“江抗”部队机枪火力封锁，日军警备

队长等30人和7名日本职员，干净利落悉数被歼。与此同时，

配合袭击浒墅关车站的“江抗”三路部队，也按预定计划击溃

黄棣镇江苏省水警二纵队二大队王海宴部，带着几十个伪水

警队俘虏胜利而归。焚毁的浒墅关车站破坏了附近的路轨，

导致沪宁铁路被迫停运3天。

“江抗”夜袭浒墅关一日两战，双双告捷，使在日寇铁蹄践

踏下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新风劲吹，人心大快。历史在

这个上海近郊小站续写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明嘉靖三十四年

（公元1555年），一股来犯倭寇在浒墅关遭到痛击并被全歼。

300多年后，当年倭寇的子孙，又在这里葬身火海。

“江抗”夜袭浒墅关威震江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当时，正在新四军采访的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专门就

“江抗”夜袭浒墅关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上海、香港出版的

《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刊上。上海的《大美晚报》和《译报》

也都迅速对发生在上海近郊的这场战斗进行了报道。后来的

军事专家认为，夜袭浒墅关车站的意义，在于面向大上海正式

亮出了“江抗”的旗帜，向沦陷区人民宣示，敌伪横行的上海近

郊和东路地区，终于迎来了敢打真打日本鬼子的部队，从而极

大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

青浦东面黄渡地区的淞沪游击纵队四支队许雷生部，因

有几分战斗力而颇能耀武扬威，经叛徒戴迪仁牵线与日伪拉

上了关系，即将公开投敌。7月19日，在“江抗”副总指挥吴焜

统一指挥下，“江抗”二路、三路和青浦三支队勠力发起讨许战

斗，在距黄渡敌人据点四五华里的北张角重创许部，缴获重机

枪5挺，轻机枪数十挺，生俘200余人。激战中，许雷生率余部

逃脱，“江抗”三路五支队教导员华企哲英勇牺牲。

7月23日，吴焜率“江抗”二路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

排，“江抗”二路二支队长廖政国率五、六连和两个机枪排，分

两路奔袭伪化顽军许雷生部。吴焜直取顺家桥，许雷生早已

逃之夭夭。廖政国率部黄昏出发，一路疾进60里，消灭顽军

几股小部队，但奔袭虹桥许雷生残部也扑了空。

收兵回营途中，经过一处非常平坦空旷的场地，有高塔，

有洋房，还有铁丝网。廖政国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向导

说：“这是东洋赤佬的飞机场。”官兵们一听就来劲，纷纷怂恿

支队长：“开开洋荤吧，打几架日本鬼子的飞机可是个大胜

仗！”廖政国也动心了：八路军火烧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声威大

震，新四军何不夜袭虹桥机场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他来不

及向“江抗”总指挥部请示，把张锡能、蓝阿嫩、叶克守等连长

指导员找来商量，当机立断决定两个连队分头突击，一枪未发

顺利突入机场大楼，缴了十几个正在熟睡的伪警察的枪。随

后，廖政国迅速收拢部队冲向停机坪，不顾机场四周碉堡里日

军的扫射，在机枪排掩护下，蓝阿嫩率五连官兵打开汽油桶点

燃停机坪上的4架飞机，而后廖政国率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第二天，还是美国进步记者艾·史沫特莱，在美国和香港报纸

上报道了中国抗日武装火烧虹桥机场的重磅新闻。“江抗”在

日军宣称中国抗日力量绝对进不了的地方虎口拔牙，震惊海

内外。

上海虹桥机场是“江抗”东进作战最远的一个标志点，虹

桥机场之战，是“江抗”对社会各界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增的一

个转折点，其政治意义和综合效应大于军事意义。火烧虹桥

机场的最大战果，就是其政治影响超过了夜袭浒墅关车站，使

“江抗”在江南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

市民，从上海、无锡等地踊跃参军。

《大美晚报》记者舜江起初认为，“上海近郊，日人防御坚

固，而且是火网布置得最严密的地方”，“江抗”要挺进上海近

郊“是不可能之事”，决定随军东进采访。通过身临其境、耳闻

目睹，记者终于明白了“江抗”东进成功的道理，原来“它是有

民间基础的地方部队”，“他们的惟一优点，就是与地方人民取

得密切的联络。他们并不是消极的秋毫无犯，而是积极的发

动民众参战，因为他们的军事动作，配合在政治的运用上……

记者经历各省，看到过的游击队与正规军很多，从未见过像

‘江抗’队伍与地方人民融洽得打成一片，推究其原因，因为是

民众自己武装组织起来的队伍。”随军东进途中，记者常为“江

抗”与江南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被感动得无法抑制由内心燃

起来的热泪”。他深有感触地指出：“江南人民看得很清楚，拥

有民间基础的新兴势力，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中。”

1940年11月7日，东路军政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在《大众

报》发表题为《东路一年》的文章，赞扬“浒墅关之战，虹桥飞机

场之行，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变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叶飞4天连折两员虎将

不料，在无锡鸿声里“江抗”武装缴械中漏网并逃去上海

的邓本殷的“投诚报告”，帮助国民党比较确凿地搞清楚了“江

抗”的真实身份。

1939年8月中旬，邓本殷借口身体不适离开无锡鸿声里，

抵沪后即向戴笠密报了“江抗”的背景，称“匪首叶琛系新四军

陈毅部之团长，派至苏、常一带活动，名为抗日义勇军，实为新

四军之干部……现在该部之异党分子宣传赤化，诋毁中央，煽

惑民众抗租，扰乱地方秩序，请予剿除，以弥后患。”戴笠接到

邓本殷的告密后，速将这一重要情报呈报蒋介石，蒋又把戴笠

的密电批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在变本加厉向

新四军军部施压的同时，密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静

久、“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一则“剿办”“江抗”。第三十二集

团军一面调遣新三十师协助“忠义救国军”执行“剿办”任务，

一面通过第三战区再次下达禁令：“新四军各支队非由本部命

令不得擅自进入金（坛）、丹（阳）、无（锡）、镇（江）以东地区活

动”，企图先孤立再消灭“江抗”于东路地区。

1939年9月初，“江抗”为执行上级关于开辟澄东，使东路

与澄西、丹北地区连成一片的指示，主力部队回师锡澄地区。

9月8日，“江抗”三路撤回常熟地区。9月21日，“江抗”

主力在江阴县顾山南麓遇到“忠义救国军”第五、六支队和第

十支队残部突然袭击，刘飞率“江抗”二路一部自东向西奋力

反击。部队突入“忠义救国军”前沿阵地后，刘飞随即跃起，带

领部队向山上猛冲。当他挥舞着短枪冲到半山腰时，突然胸

部左侧中弹，口鼻窜血。警卫员何彭福和战士小孙哭喊着从

地上扶起刘飞，刘飞镇静地问：“背后有没有血？”

何彭福哽咽着说：“没有。”

“没打穿就没事！”刘飞挣扎着起身冲出几步，又一头栽倒

在地。吴焜见刘飞负伤，顿时怒火中烧，带领战士们高喊着

为刘主任报仇的口号，猛虎一样向山上冲去，将“忠义救国军”

击退。

山坳里，何彭福含着泪水用绷带横着给刘飞包扎，但刘飞

手臂一动绷带就脱落了。在刘飞指导下，何彭福给刘飞做了

斜角包扎，后来又去找来一块门板，和卫生员一起，把他抬到

隐蔽处。刘飞问：“我们的部队打上去没有？”

何彭福说：“部队已经占领了山头，敌人被我们打下去

了。”

刘飞脸上露出了笑容。

叶飞得知刘飞负伤，火速派“江抗”五路政治处主任张志

强把刘飞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张志强原名郑潮涌，化名“老

牛”。当时，从江阴、苏州到常熟须乘船走水路。“老牛”找来一

条八九成新的木船，放好褥垫，安置刘飞躺下，然后和警卫员

何彭福一起，从水上把刘飞送到苏州太平桥伤员转运站。一

些人得知子弹是从刘飞胸部左乳头边上打进去的，都感到凶

多吉少，认为刘飞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江抗”总指挥部甚至

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但刘飞在伤员转运站经女护

理员包蕴打止痛针和清理瘀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换乘小

船被转送到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

3天后，“江抗”向西北转移行至江阴徐霞客故里马镇（今

霞客镇）湖塘里，又遭“忠义救国军”侧击。吴焜亲率一个排驱

赶敌人，听到山上敌人一挺疯狂扫射的重机枪枪声特别清脆，

吴焜判断这是一挺新的且很有杀伤力的三八式重机枪，因为

新枪枪膛紧，所以枪声格外清脆。他指挥战士正面佯攻，自己

带领十几个战士从侧面悄悄爬上山顶敌机枪阵地，一枪把机

枪手撂倒，扑过去夺过这挺三八式重机枪，掉转枪口向敌猛

扫，敌人阵脚大乱，像割韭菜一样纷纷倒下。吴焜越战越勇，

但由于过分暴露，遭敌集火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官兵把吴焜

抬到马镇时，吴焜停止了呼吸。

吴焜，四川万县人，船工出身，曾在四川军阀杨森部当号

兵。他看到红军官兵平等，救济穷人，便寻机投奔红军。一

次，他给一名被俘的红军战士找了一身自己部队的军装，与他

一同逃离杨森部队。吴焜参加红军后英勇善战，曾任红六军

团十八师师长等职。1938年春夏之交，他和刘飞等人从延安

调新四军工作，任老六团副团长。

刘飞在后方医院得知吴焜牺牲的噩耗，悲恸万分。生死

契阔，往事如烟。吴焜，何等英勇的一条四川汉子！“江抗”东

进作战以来，江南日伪无不对他闻风丧胆，谓之“吴老虎”。眼

下，在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刻，他竟然同朝夕相处、

生死与共的战友永诀！刘飞肺部伤口受到刺激，不由得大口

吐血。那两天，医护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江阴之战，叶飞4天时间连折刘飞、吴焜两员虎将，悲愤

填膺，决定给吴焜举行隆重的葬礼。叶飞亲自交代张志强承

办吴焜后事，声音颤抖地说：“要厚葬！不能亏待他！”张志强

到朱家湾地主家买了一口油漆过多年的大寿材。9月24日，

叶飞主持悼念仪式，警卫班鸣枪致敬，把吴焜安葬在马镇周庄

定山中庵面向东南的山坡上。

1957年，“江抗”副总指挥、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

治委员的乔信明，回忆18年前叶飞痛悼吴焜的情景，仍清晰

如初，历历在目：“当年，我把追悼和安葬的事办好后，又检查

了警戒部队。我有点不放心叶司令员，他是很重感情的，一听

说吴副团长牺牲，悲痛万分，一到定山湾宿营，立即叫电台架

线，向陈毅司令员报告，同时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我怕他悲

愤伤身，想劝他早点休息，看他倒在床上，以为他睡了。我也

疲劳，倒在床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看到叶司令员坐在桌边写

什么，眼睛红肿，警卫员悄悄告诉我，首长哭了一整夜。”

1939年9月24日，新四军二团团长王必成率部赶赴江阴

增援接应，与“江抗”主力在周庄定山会师。鉴于“忠义救国

军”步步进逼，欺人太甚，“江抗”有两个主力团，战斗力很强，

占据明显优势，“江抗”总指挥部报请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拟于

拂晓前向集结在锡北黄梅夹山一带的“忠义救国军”发起反

击，并做好战斗部署。

陈毅相忍为国前线弭兵

新四军军部为顾全抗战大局，缓和事态，以相忍为国的博

大胸怀，作出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定。陈毅发电报给叶

飞、王必成，下令停止行动，继续西撤。部队官兵义愤填膺，高

呼“严惩卖国贼”的口号，纷纷请战。叶飞悲愤地说：“要撤，也

要决一胜负再撤！”他再次电请陈毅批准拂晓发起总攻。半夜

时分，陈毅急电叶飞、王必成，严令“撤兵集结待命”。陈毅在

电报中指示，“江抗”和新四军二团继续向西转移，他本人将前

来江阴传达军部决定。

1939年9月29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专程去国

民党江南行署谈判。经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商定，双

方同时撤出战斗。一场大规模的摩擦战斗终于得以避免。

第二天，陈毅由新四军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

务连，昼夜兼程赶到周庄定山湾，随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陈

毅首先听取了叶飞、何克希等人的情况汇报，开门见山提出，

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讲话一律从简，并限制了发言时间。听完

汇报后，陈毅作了讲话：“六团东进收获很大，几个月时间部队

就发展了几倍，武器装备大改善。但问题是‘吃’得太多，一时

还不能消化，部队新成分太多，未经整训。苏南地区铁路、公

路、河流密布，敌人的陆海空部队能迅速纠集，而我方不便于

大兵团活动，只适宜留少数游击部队，依靠群众，长期与敌人

周旋。我们不但要动员长江南岸的群众，还要动员长江北岸

的群众，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

接着，陈毅传达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关于发展苏北的指示，

提出了“为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口号。经过两天传

达学习和讨论，部队上下统一了思想，“江抗”先行撤离东路，

转至澄西进行整编。

在江阴县西石桥，陈毅继续做好“江抗”指战员的思想工

作，先是在西石桥小学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耐心向与会者解

释，“江抗”西撤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东进聚集起来的力量，去执

行党中央确定的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再三讲明了军事服从

政治、战役服从战略的道理，并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

日根据地等重大问题，作了通俗透彻的论述。接着又在西石

桥东戏楼广场召开“江抗”全体军人大会。会场上，“江抗”全

体指战员以连为单位，齐刷刷坐成一个个方阵，方阵前一字儿

摆开擦得锃亮的各式机枪，不无骄傲地展露了“江抗”不俗的

实力。

陈毅在讲话中首先对“江抗”东进抗日的战果表示满意，

称赞“江抗”出色完成了人、枪、款三大任务。接下来，陈毅阐

明了“江抗”西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军队在敌后作战，

切忌暴露自己，否则很容易陷入敌人重围而吃亏，要求一切要

以抗日大局为重，切勿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局。陈

毅宣布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江抗”西去扬中整训的决

定。最后，陈毅又讲到上缴富余枪支和向其他部队输送兵员

问题。针对“江抗”一些连队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本位主义，

他举起一支步枪，激昂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决不容许有本位主义存在，谁敢违抗军令，就撤谁的职！就砍

谁的头！

军人大会后，“江抗”开始整编，撤销原有的二、三、四、五

路建制，部队整编为两个主力团。“江抗”一团以原“江抗”二路

为主体，乔信明任团长，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廖政国任参谋长，

吕平任政治处主任。“江抗”二团以原“江抗”三路为基础，并入

“江抗”四路的原胡肇汉部、原杨忠部和原强学曾部，徐绪奎任

团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廖昌金任参谋长，杨浩庐任政治处

主任。

“江抗”上缴军部和调剂给其他部队大宗枪支弹药，仅机

枪就近200挺。富余兵员主要补充给新四军二团。

陈毅说服叶飞西撤北进后，如释重负，心里感到少有的轻

松。1939年10月初的一天，陈毅到长江最窄处的江阴段勘察

地形，选择“江抗”部队北渡地点。宽约3里许的长江江阴段，

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素有“锁航要塞”“江上雄关”之称。古往

今来，江阴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天，浩瀚江阴要塞风波骤歇，天高地阔，

滚滚长江载不尽千秋往事，益发催人生出几多遐思。

毛泽东曾笑谓陈毅：你打了胜仗总是要写诗的。

素来上马杀敌、下马写诗的将军抚今忆昔，感念江南敌后

游击战争风涛万里的喜人局面，心中似有千帆驶过。“月下江

流静，荒村人语稀。”是夜风清云霁，月华如银，万里长江波澜

不惊。陈毅不由得诗兴大发，挥毫草就《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

有作》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

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

1939年10月26日，整编后的“江抗”开赴扬中岛，与新四

军挺进纵队合编为新的挺进纵队，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

一纵队司令员的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曾任新四

军先遣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的张藩任参谋长。原“江抗”一团

和二团，分别编为挺进纵队一团和二团。

（摘自《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高建国著，作家出版
社2015年12月出版）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内容简介：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
红色经典》反映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新四军老
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按照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作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
署，根据周恩来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叶飞率
领下，于1939年5月挺进苏南东路地区日伪重
兵据守的河湖港汊水乡，机动灵活打击敌人，
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艰难曲折过程，展现了1939年10
月“江抗”主力奉命西撤北上后，以刘飞、夏
光为代表的伤病员不屈不挠坚守阳澄湖芦荡斗
争，终使芦荡火种再度燎原，此后在谭震林领导

下，东路地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再度大发展
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作品以抗战时期嵌入新四军指挥员、开国中
将刘飞胸部的“一颗子弹”和根据刘飞嘱托创作
的描写阳澄湖36个伤病员事迹的纪实文学，以
及由此引发的红色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的
创演为贯穿线，把宏大叙事与细微透视统一于一
体，从独特的视角生动揭示了“江抗”苦难而辉煌
的奋进历程，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生动反映“江
抗”历史和功绩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通过作
品对“江抗”的透视，勾勒出新四军英勇曲折的发
展历程，在深度开掘中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
实，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作品以磅礴的气势，生动地描述了以毛泽
东、周恩来、陈毅、谭震林、叶飞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危急关
头，洞察历史风云，把握战局走势，科学制定持久
战和敌后游击战等大战略，领导抗日军民在因地
制宜实施战略中创造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
史进程，艺术地再现了江南水乡实施的敌后游击
战争战略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统领全篇的另一
条贯穿线，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风采，刻画和塑造了刘
飞、吴焜、廖政国、夏光、乔信明、杨瑞年等新四军
指战员的生动形象，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性、
文学性和史学价值。


